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舞男艳史之捆绑强奸

“喂！……”电话里传来一把男人的声音，原来是张枫，我称他为小张，小张今年廿五岁,是两年前到夏威夷旅行时，因同是团友的关系而认识的。聊过几次天后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名男妓。“怎么了？有甚么好关照？”我要用指头塞着一边耳孔才能听见他的说话，街上实在太吵了。“有点事需要你帮忙才行，你那边太吵，上来我俱乐部才详细讲吧！”

我照着名片上的地址，摸到他上班的“星期五俱乐部”。那是位处湾仔轩尼诗道一楝商业大厦的五楼，表面上装修成半酒吧半夜总会的格局，其实是专门招待寂寞人仕的舞男聚集地，基本上这里男女的客人都接，要客人看中那一个壮男，讲好价钱便可埋锺出街，一同携手辟室寻欢。此刻却因时间尚早，所以才得四、五台人客。

小张把我引进休息室，开门见山就对我说：“刚才旅行社导游打电话来，说他带的一团日本游客中，有一个日本鬼子今晚想找点刺激的玩意儿，问我肯不肯干。”我奇怪了：“那你去应酬不就行了嘛？啊，莫非今天接了太多客，应付不来？”他说：“一对一自然绰绰有余，但他是要求和两个男人一齐玩，还要玩困绑强奸呐，所以就要你帮忙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没问题， 但这种变态的游戏我从来没试过，到时真要靠你提场喔！”他胸有成竹地拍拍心口：“都包在我身上！老实说，以前导游也经常有这样的生意介绍过来，不过这次是玩的是男人和三人行而已。”对客人我从不在乎他们是男是女，只要不要上我，和肯付钱就可以。

我们按导游给的地址来到了铜锣湾的一间酒店里，找着了房间，便依预先约好的暗号三长两短地按响门铃。一个面容清秀，身材瘦削的男子探头出来，叽哩咕噜地用日语说了几句，瞧他的表情，像在问：“你们要找谁啊？”。小张二话不说，将皮包搁上我手后，便一把推开房门，拦腰把他抱起，等我也进去后，伸出右腿往后一蹬，房门“砰”地便关上了。

小张把手中不停挣扎着的日本男孩子往床上一抛，软床的弹力把他弹得蹦高，一起一伏，小张还没等他静止下来，便纵身一跳，压在他身上。那男孩子口里大叫大嚷，把小张又推又擂，拼命挣扎。我赶过去帮小张忙，站到他头顶床沿，抓着他两只手腕，左右拉开，按在床上，让他上半身动弹不得，他见无法挣脱，便又蹬着腿朝小张踢，混乱中几乎把他踢落床下去了。小张昂起身，用手将他一双小腿力按在床面，他顿时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模样，丫字形躺在床上，毫无反抗余地，胸腹在高低起伏、喘着大气，任由我们两个“暴徒”的处置。

我趁此机会才有空档仔细对他瞧瞧，中长直头发，滑溜溜的清汤挂面，瓜子型脸庞，幼眉细眼，天然粉红的唇膏，右耳上戴着一只银色小耳环，看来还不到二十岁。算得上是个美少年，五官端正、皮光肉滑，尤其是那正在随着他喘气而高低起伏的平坦而稍有肌肉的胸膛，是一般日本少年中所少见的。小腿短了些，有点瘦，典型日本男生的特征，不过对上的大腿却补充了小腿不足之处，此刻由于他先前的拚命挣扎，而令身上的和式睡袍高高掀起，整对大腿都暴露在我们面前，洁如白雪、滑似羊脂，把我逗到恨不得马上伸手捏他一把。

小张骑身坐在他小腿上，伸手揪着他的睡袍腰带猛力一扯，顿时中门大开，想不到他里面居然穿着那种用长白色的兜当布包裹而成的“内裤”，一副骨感而又结实的美好身段，骤时便无遮无掩地在我们眼前展现。我见他口中吵吵闹闹，叫喊连声，顺手便在他的党兜的结上一解，然后一扯，再把整条布条塞进他口中，房间里马上静了下来。 这时小张接替我按牢他手腕，然后吩咐我到他的提包里取几条绳子出来，我们合力将他翻过身子俯伏在床上，再把他一双手拐到背后，紧紧地绑牢在一起，令他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。

绑起了双手，跟着下来便好办了，我稍稍扛起他的腰，小张揪着他的睡袍，往下一褪，臀部两团肉就在我们面前一颤一抖。小张随手把他的睡袍，扔落地下，我俩便一人扯着他一只小腿，左右掰开，露出了饱涨的阴茎，原来在刚刚我们粗暴的举动中他的阴茎竟然早已受刺激而勃起，他阴毛稀落，阴囊清洁得像个待摘的水蜜桃。我和小张像有默契似的，把他的双腿再用劲拉开一些，张成一字，整个下部骤给拉得变了形，两片臀大肌被扯得往两旁蹬开，像只大张的嘴，里面的构造一目了然，菊花口的形状改变，可以看见屁眼附近上的瘀红色皮层，与小穴上面皱得扭曲一团的深褐色唇边，争妍斗艳、互相辉影。小张伸出两只指头，在口中舔了舔，就朝他屁眼直捅进去，一插之下，他鼻子随即闷吭一声，身体弓后颠了一颠不知是痛苦还是畅快，身子颤了好几下。小张也不管他的反应，不停地里外抽动，抠得他菊花里的嫩皮也几乎给扯了出来。他见我还有一只手空闲，就叫我朝他的臀上打，越狠越用力越好。我暗自心忖：神经病！哪有人喜欢让人打屁股的？可也来不及 慢慢细想，就按照他的意思，用尽全力朝肉团上使劲打下去。

劈劈拍拍一轮肉声，雪白的臀肉上出现了我的无数掌印，纵横交错，鲜红夺目，在洁白的肉体上显得格外分明。打了几十下后，连我的掌心也打麻了，但每打一下，他鼻子便吭出一句充满被虐快感的呻吟，引诱着我欲罢不能地继续打下去。此刻他的阴茎，因为小张肆意玩弄小穴的手指，和我拍打臀部的手掌的双重刺激下，充血涨红，勃起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，阴茎因充血而变得又粗又硬，勃得翘起，从铃口流出来的淫水将圆桃形的龟头浆得湿透，在他的下腹和龟头尖之间拉出像蜘蛛丝般的白色小丝，剩余的再往下淌向阴茎根部上的一小撮阴毛上，把柔软的毛发沾湿得黏作一团。他的阴茎不算长，大概只由十三公分左右，但很粗直径应该有五、六公分。而且淫液特多，如果不是因为其透明的颜色，还真的会以为他已经发炮了。

阴茎和龟头交接的地方，此刻像变魔术似的，在那薄嫩的包皮管里，阴茎把粉红色的圆头凸了出来，好像发芽的幼苗，渐渐破土而出，越伸越出，硬挺着震个不停。小张也知道日本仔给他弄得发骚了，便变本加厉地将他的骚劲再掏多一点出来。他除了将两根指头越捅越深外，还用姆指压在阴囊根端按摩，偶尔又轻轻撩拨几下他的蛋蛋，抚弄得他像着了魔般又颤又抖，脊骨上全是汗珠，上身高低抬跌，小腿指尖蹬直得像在跳芭蕾舞。

他的屁股给我越打越红，再也分不出一条条指印了，见到惺红一片，微微发肿，而插着小张的手指的娇嫩的小皮眼在两片肌肉缝中一张一收，痉挛不断，洞口环型嫩皮上面，菊花蕾状的放射性皱纹成了一个光滑的漏斗状深潭，那看来足可在塞进任何比小张的中指根粗壮的圆柱体长条。我打得手也痛了，便停止再向他屁股拍打，把中指移到正充血的发烫的龟头上，在铃口处一抹，蘸透他流出来的淫水，涂满在屁眼四周，然后跟小张有样学样，也将指头一插进洞内后便出入不停。

在我和小张双管齐下的亵弄下，他的身子越拗越后，弯得像把弓，前胸高挺，由小腹支撑着他全身的体重，鼻子咿咿唔唔地不断发出吭声，脑袋摇得像个二郎鼓。阴茎则像一根坚硬的鼓槌，挥动生风，狠狠的敲打着下腹，拍拍作响，黄豆般大的爱液从马眼一颗一颗地甩到床上。我想，如果他的手不是被反绑在背，可能此刻床单也会给他疯狂地撕成碎片。

真有趣，我们把抽插速度放慢时，他前胸便渐渐垂下，贴着床面，由鼻孔在呼着粗气；但当我们突然炻砑颖奘保男靥庞滞α似鹄矗槐卟兑槐呦蚝笱觯耆茏盼颐强刂疲拖褚患斡晌颐撬嬉獠僮莸牡缱油婢撸娴梦伊├植豢芍АＵ馐毙≌庞止兆泶悠ぐ〕鲆桓龅缍晕科鳎颐前咽种赴纬觯还歉鸾禾趵闯椴澹ㄑ鄹匠旁嚼耍ㄔ技〗禾鹾媒艚裘苊艿模焕鐾馐保纯诘哪燮ひ哺疟怀冻觯纬梢桓霭敕殖さ姆酆焐燮ぬ住?BR> 我们将他张成一字形的大腿放开，揪着他背后的绳结，向上提起，让他的姿势变成跪在床上，可能他的腿被我们拉开得太久了，有点麻木，要好一会才能靠近一起。小张把身上的衣服三扒两拨脱清光，阳具已经勃得翘起首来，一下一下地点着头，到处寻觅着藏身之所。他打了个眼色，示意我也该把衣裳脱掉，转头把电动阳具一拔，再一抄起自己二十一公分的肉棒，便不由分说地朝他屁眼直捅进去。由于之前的揉躏，他的屁眼早已放松，小张毫不费力地一捅便全根而入，整个过程快得竟只在两秒内完成！

那日本仔身子猛然挺了一挺，像捱受不住小张的突袭，大腿肌肉拚命地抖，随着小张盘骨往前再猛力一撞，他便整个人都趴到床上。小张用手牵着绳结往胸前一拉，姿态美妙得像骑师在勒着野马的绳，他马上给扯得前胸挺起，屁股后凸，脊背水平，恰和小张插在他屁眼里的肉棒成一直线。小张让我把自慰器紧绑在那男孩的阴茎上。我把自慰器的橡胶龟头和他的龟头拢在一起，再用绳子他的阴茎根部和自慰器绑在紧紧地绑一起，由于自慰器比他的阴茎要长得多所以，自慰器的运动珠正好紧贴其阴囊，我再打开自慰器的开关，那东西便马上贴招他的阴茎一转一转地磨个不停，并发出 “嗡嗡”的颤动声，日本仔受到了巨大刺激，可能是想射精，然而阴茎又被绑死，精液无法流出，只能颤抖着，再加上小张紧拉绳结，挺动着腰肢，将肉棒在他屁眼里不停抽送，猛力的冲撞把他臀部两块红通通的肉团弄得颠抖不已，发出的“劈拍”响声震耳欲聋。因此，那日本仔原本嫩白的脸此刻却涨成猪胆红色。

我身上的衣裳此刻已全部脱光，一丝不挂地跳回床上，准备跟小张连手驯服这匹野性大发的日本马。小张朝我胯下一瞧，眼睛瞪了瞪，骤然嚷了出来：“啊！原来你真人不露相唷，藏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难怪捞这一行了。”我笑了笑，也不答话，站在日本仔面前，将塞在口中的档布扯开，他随即“哇……！”地长叫一声，像把憋在胸里已久的呼喊一下子吐尽出来。我哪会让他的嘴空闲？叫声未停，我已经把擂棒似的肉棒塞进他嘴，用劲直抵，直到感觉龟头触到他的喉门为止，“唔……嗯……”一声哀号从他鼻孔里直透而出。

我双手扯着他的秀发，前后摇动着他的头，让挺得笔直的肉棒在他的红唇中套出套入，龟头像用来撞钟的巨柱前端，朝着他喉门吊锺状肉块，一下一下地来回力碰，他的小口给我硬梆梆的肉棒撑得大张，根本合不拢，唾沫不回去，便顺着口角边两旁往下直淌，与汗水一同汇聚在下巴尖上，垂成一串充满泡沫的水条，跟着脑袋的摇摆而前甩后晃。

我和小张前呼后应，齐手把他两个洞口弄得应接不暇，紧贴着自慰器的阴茎，也许是伴随着那橡胶条快速的震动频率，又也许是因为精液把输精管涨得快爆炸的痛苦而在不停颤抖，大量的淫水把自慰器和阴茎都粘得湿透，被胶条的震动而带得飞溅四散，仿如雨下。他的双手由于给小张往后力拉，而令屁股凸挺，捱着小张毫不留情的力抽猛干，快要被撕成两边。口里又满塞着我的巨型肉条，气也抖不过来，窒息得眼泪直冒，两眼反着白，水汪汪地瞪大得像铜铃。

我们连手足足整治了他二十几分钟，真怕他因此窒息而死，我才把肉棒从他口中拔出来，让他喘喘气。小张则还在不停地狠插着他的屁眼，见我停了下来，便用手指一指皮包，对我说：“里面还有几根细绳，取出来把他的脖子和胸膛紧紧绑上，勒得越紧越好”，见我满带狐疑的目光，他加上一句：“别怕，他们挺喜欢这种玩意儿。”我掏出绳子后，小张从后伸出一只手，帮我将他的上身托起，我随即把细绳围着脖子根部，绕了好几个圈，再用劲扯紧，好端端的一根细脖细嫩的皮肤，被绳子勒得深深地凹陷进去。当他的这个上半身都被我照办煮碗后，我还“大赠送”，用剩下的一条小绳，两端分别系着他的乳头，各狠狠打上一个死结。

小张见我办事有加，不禁开口称赞：“阿龙，干得不错，果然够醒目。来，让咱一同来爽爽！”随即往后一躺，顺手一扯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日本仔给拉得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，小张的肉棒分毫不剩地给压得全藏进他肛门内了。“双龙入洞？”我惊异地问，不是吧，要是我一根手指就要命了，怎么可能受得了我跟小张的两根有又长又壮的必杀“武器”，毕竟我们都是靠它来吃饭的。见我迟疑，小张眉头一皱，却笑道：“你怎么那么没底气，他能出钱让我们玩这样的游戏自然不会是什么贞节货色，像双龙这种，他还会玩得少吗？你不动还让他看不起我们中国人！”听小张这么说，我顿时民族主义上涌，想起日本鬼子曾对我们中国人犯下的种种恶行，突然一种报复的快感控制了我，于是我不再怜惜眼前这个鬼子的后裔，我顺势使劲把他身子往后再一推，他便斜斜仰后，阴茎便高翘起来，令绑在阴道上不停震动着的自慰器往前直指。我握住自己的二十三公分的巨型肉棒，把包皮向后捋到最后，在把龟头顶在小张和他的肛门的接合处，然后用力一挺。看来还是小张见多识广，这日本小鬼头看来的确经常被这样玩，虽然由于我和小张的阳具都太巨大而导致我的插入有点困难，但在日本小鬼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叫中，我还是把全部二十三公分的肉具，顶了进去。

当我肉棒一插进他的屁眼后，便如鱼得水了，在我腰肢前后挺动下，肉棒便在温暖湿润的腔道里紧贴着小张的阳具穿梭不停了。很奇怪，那种感觉从来没试过，紧贴着的小张的阳具让我充分感觉到小张的存在，他散发着热力的硬棒、鼓得蹦起的龟头棱肉，布满青筋的阴茎，以至到上面的每一个凸起，每一个凹陷，甚至是一颗小疙瘩。我都能透过我的阴茎清楚的感觉到，那种感觉甚至比用手直接抚摸还要真切，还要具体。而小张此刻也用一种迷离的眼光看着我，看来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当我们在直肠中抽送时，彼此的龟头与阴茎的磨擦，让我们充分的贴近彼此，感觉彼此，我们仿佛是最好的战友，共同在战场上英勇奋战，我们就像是在用两枝火力强劲的莱福在共同攻击，又像榨蔗汁机的两根粗铁柱，把所有的物品用力挤压，逼出水来。而那日本仔的柔软有紧致的直肠腔，成为了我和小张最好的游乐场，我们在其中嬉戏。

小张见我抽得如火如荼，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双手把他的屁股托高，挺着下体，也狂抽猛送，跟我一唱一和。我们的阴囊互相冲撞又互相重迭，日本仔一刀难敌双枪，那里是我们的对手？在前后受敌下，阴茎又被紧紧地与自慰器绑在一起而无法抒发的情况下，除了把淫液大量排出外，便一筹莫展，只懂将身体颤完又颤，筛来筛去，口里喊得声嘶力厥，吐出一连串“呀 ……”“啊……”“哇……”毫无意思、但充满发快意的呼唤。不用翻译也了解这国际语言的其中含意，就是东洋鬼子彻底地败在中国功夫的手下，我们把他捅得死去活来，替中国人吐气扬眉！

我们连续不停地抽送了一百多下，他几乎全部的淫水都流光了，马眼中在也没有爱液可流，整枝阴茎和自慰器，甚至我的下腹都湿嗒嗒的。他的叫声亦越喊越弱，变成气喘如牛，双腿颤得发软，根本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，要不是小张用劲托着，我想他准会瘫痪在小张的肚皮上。我刚才顾低头疯狂抽送，没留意到他的前胸，此刻由于细绳的紧箍，血液回流不畅，已变成了瘀红色，肿涨得硬硬实实，皮肤上布满树根状的深蓝色青筋，摸上去实得像两块实木板，两粒乳蒂发大得有如红枣，勃得硬硬的，已变成紫黑色，翘挺得老高，尖端围着一圈凸起的圆型小肉粒，嫩皮绷涨得闪着亮光。而由于他的龟头迎风现在已经变得干燥无比，在加上自慰器无休止的刺激，他的阴茎已经变得像一根烙红了的铁柱，贴在我的下腹，让我隐隐生痛。

从来没经历过这样令人血脉高张的场面，再加上日本仔那比任何女性高潮来的还要厉害的直肠蠕动，心里兴奋得把一股股热血往肉棒直注，令阳具勃得空前硬朗，龟头鼓涨得快要爆炸。我鼓起余勇，势要把日本子征服在胯下，为国争光。左手搂着他的纤腰，右手牵着拴在他乳蒂上的细绳，一边拉扯，一边继续向他的直肠进攻。和小张携手又一轮势如破竹的冲锋。

终于我决定放过这个大和病夫，伸手把绑着他阴茎和自慰器的绳结一松，自慰器顺势落下掉在床上，我再用食指在他的龟头上狠狠一弹，接下来，那日本仔便像神打一样全身疯狂的颤抖，喉里呜咽出一声声有气无力的颤抖的不明所以，哀哼。阴茎不受控制地自动猛烈挥舞，大量的腥味浊白的精液从马眼疾射而出，说射，也许比不确切，因该说是“喷”，因为其强度足以比美消防员的喉管有或者高射喷泉。一般说来应该是一波波的射出的，但由于他早在我和小张的玩弄中来过无数次的高潮，但却都被捆在输精管里的原因，他的“喷”精竟然是连续无间断的向四面八方乱喷而出，由于位置关系，他大部分的精液都喷在了我和他的身上，但也有喷在我和他的脸上，发上，床上，甚至夸张到房间地板，墙上，天花板，和小张的头发，其量之多就好像下了一场精雨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湿了，变的粘滑无比，又隐隐生涩。有一部份甚至落到我的口中，但我依旧不习惯，所以把它吐出来了。

他完全崩溃了，整个人被数不完的高潮袭得落花流水，奄奄一息，气若游丝，放软着身子任由我俩随意抽插，再也没气力招架了，只剩屁眼的肌肉尚存一点剩余气力，在机械性地张合，含着我们的肉棒不断抽搐。我龟头的酥麻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此刻被他直肠壁一下下的吸啜，和小张的强力磨擦，加烈了快感的强度，激发出高潮的火花，将我推向性交肉欲的巅峰。突然间觉大脑和龟头同时一麻，丹田火辣一片，全身的神经末梢一齐跳动，硬得像铁枝般的肉棒在直肠里昂首蹦跃，把一股又一股的精液喷射出来，灌满在仍然抽搐不停的直肠里。他像骤然感到一道充满生命力的热流正飞奔进火烫的子宫，如梦初醒地用尽吃奶之力，拚出“啊！……”一声长叫，表示着对精液洗礼的迎接，然后又再次无力地瘫软成一堆肉团。

小张在我射精的时候，特意也把抽送的速度加快，锦上添花，让他承受的高潮更上一层楼外，亦让我在高潮时领受着他在旁边推波助澜，加强磨擦感而产生妙不可言的美快触觉。等我把软化了的肉棒抽离日本鬼的直肠后，小张便便将软摊在肚皮上的手下败将推过一边，让他俯伏在床上，然后趴上他的背，继续在他的屁眼里干着尚未完结的动作。

我一边用毛巾抹拭着秽液淋漓的身体和下体，一边偷眼瞧望过去，见日本鬼的屁股坑和阴茎经已又红又肿，但马眼，却还在缓缓的流淌出最后的精液，和赤得发亮的臀肉颜色连成一片，屁眼洞口更是被我们挑得肿涨不堪，跟开始时相比，完全是两样东西。看来小张这时也将到达终点了，见他闭目狂捅，狼狠得像誓要把他屁眼爆不可，小张屁股高低起伏得像暴风中的怒潮，碰撞得他胯下的肉体前后颠颇不已。

忽然，小张双腿蹬得笔直，全身肌肉绷到隆起，狠命再往屁眼力挺几下，便抽身而起，将日本仔扳转身子，然后蹲在他头顶，握着鸡巴用劲地捋。接着咬紧牙关，猛地打了几个哆嗦，一条淡白色的精液柱就从他龟头直射而出，分七、八下才精尽而停，都满在他脸上，日本鬼的五官给浆得乱七八糟，盖满着一滩滩黏滑的精浆。

当我和小张洗完了澡从浴室出来时，他仍然混混沌沌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任由精液从他肛门和脸庞流往床上。不过每隔一阵子，便全身猛地颤抖一下，消化着我和小张灌输进他体内的生命活力，反刍着高潮的余波。我心暗想：这具涣散的躯体，看来要过好几天才能够复原，起码这两天他别指望可以随旅行团到处观光了，乖乖在酒店里躺几天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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